《复杂性思想导论》读书报告
18 学硕 周楠
埃德加·莫兰（Edgar Morin）的“复杂性”思想提出经典科学“线性逻辑”的不全然问题，继而发展出“两重性逻辑”。这让我联想到“认知双螺旋模型”和“双重处理理论”，前者强调问题处理过程是持续不断进行的，后者关注两种思维系统差异和统一，有点经典科学转向复杂性科学的味道。
复杂性科学的味道，在于将有序和无序对立统一起来。“有”和“无”在我们日常概念里属于对立关系，有“有”无“无”，反之亦成立。但深究起来，无序也是有有序的原因在里面。举书中序言提到的拿破仑的例子，“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取胜是无序的”，但是往后回推拿破仑取胜是有原因的，利用大雾天气，而大雾天气是可以采用有序手段在当今时代预测出来的。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无序会出现，（探索其中的无限原因）而同时越来越多的无序会转化为有序，世界就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持续发展。复杂性思想将哲学讨论中“永恒/规律”和“变化/现象”两者统一起来，赋予两者间可供探讨的空间关系，是对哲学史和科学史的延续，更是对两者的融合。
复杂性科学是对经典科学的进一步发展，演化理论、宏大概念都是对其的注解。在我有限的认知当中，我认为人类历史中存在两次认知颠覆：第一次是尼采提出“上帝已死”，到如今“科学权威”的树立；第二次即是莫兰的“复杂性”思想，是对科学权威的挑战。期待对复杂性思想的挑战。后期谢传兵师兄分享了“涌现论”，是对复杂性（超越简单性）的语义上的修正。
复杂性理论揭示的看问题的方法，再次说明质性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中的重要地位，同时让我们反思现在量化研究的科学性，即变量的发现与选择及其之间的关系的纯粹性。因为研究者因其自身存在的视角/局限性，发现的变量以及选择的变量是在其经验范畴之内，实际上跳出主体范畴之外存在更为广泛的关系。由此可以联系到研究的科学性是建立在经验的丰富性上，那么不由提出一个问题：学术做到最后依靠的是经验还是思维？对此，我的答案是普通人依靠的是经验，天才依靠的是思维/推理。
在中国文化里有提到“不确定”“未知”的吗？中国文化对未知的态度也是“庸”的，即谨小慎微，如”敬鬼神而远之“，自然也难以提出探索、挑战和迎接不确定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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